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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刚下过雨校区里的

行人并不多，雾又大，我走得
很慢，扑面的雾气让我有种说
不出的迷离感觉。迎面蓦然现
出一个人影，穿着白色的衣
服，婀娜多姿，似曾相识。我的
心一阵狂跳，不由自主地迎着
她走去。她顿住脚步，扬起眉

毛瞪我一眼，白玉兰一般的脸
庞有着掩饰不住的阴霾。

我被她的神色吓得脚下

一滞，一念间她忽然加快脚
步，从我身边穿过。待我回
过头后，她已没入重雾里，
只剩一个模糊的背影。我怔
在原地，想不明白为什么叶
浅翠看到我有这样的神色？
几天前，我们才在饭堂里言

笑甚欢，怎么这么快就翻脸
不认人了呢？

雾很大，她的身影一下子
就消失了。我回过神来，一股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追了上
去。她好像有目的地引导我前
进，就像扯木偶的线，而我则

成了那个木偶。我一直留意四
周的景物，虽然因为大雾而不
甚明晰，但还在学校里，所以
我放心大胆地跟着她。穿过一
栋栋的教学楼，路渐渐地冷清
了，路灯晕黄虚飘。我认得这
是去小松林的路，心中开始发
毛了。我们学校最玄乎的就

是这小松林，这本是一个情
侣幽会的好地方，也不知道
是哪一年，有一对情侣幽会
时被人捅了二十八刀，从此
林子里便不得安宁。总是有
着尖刀捅穿肉体发出的噗噗
声响，而且隐约还有声音在

数数：1，2，3……久而久之，
小松林便成了邪地，少有人
迹，松树倒是越长越茂盛，郁
郁葱葱地遮天蔽日。

有关小松林的邪闻，经

由每届学生的口流传下来。

记得我刚进校门时，同寝室
的学长就一本正经地告诫

我：记住，这是真的，千万千
万不要去小松林。这几年我
忙于学业，早将这码子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此刻却蓦然
地浮上脑海。

小松林赫然已在眼前，黑
黢黢的一片，路灯的光晕被夜

雾紧紧地拘住。想起旧闻，我
的脚步略有迟疑，可叶浅翠已
经进了小松林了。事后我细
想，其实我并没有看到她确确
实实地进入林子，只因为当时
我耽于旧闻，心有所悸，稍稍

走神，一定睛不见了她的身
影，想当然地认为她进了林

子。
我一咬牙，几乎是怀着壮

士断腕的决心，也钻进了林
子。黑，是第一感觉。一会儿，
目光适应了黑暗，已看不到
叶浅翠的身影。林子里传来
了一种奇怪的吱吱声，像老
鼠在叫。我循声蹑手蹑脚地
走了过去。

没有多久，或者说没走几
步，我看到了前面有个人影蹲
在地上，穿着白色的衣服，全
神贯注地看着地面。之所以
说全神贯注，完全是从她当
时一动不动的背影判断出来
的。她有一头黑黑的长发，是
我熟悉的那种，是叶浅翠留
着的发型。

我继续悄悄地走近，想看
清楚她在干吗。一步一步，我

看到了白色的小脑袋……老
鼠，生着赤红眼睛的白色老
鼠，像人一样地后脚直立，排
成一列整齐的长队。
“啊……”沉闷而骇然的

叫声，从我喉咙里冲出来。与
此同时，蹲在地上那人猛地回
过头来，一对红色的眼睛爆出

邪异的光芒瞪着我。我忍不住
后退了一步，眼前忽然一黑，
不，并不是我晕倒了。当时我
全身的毛孔感觉到一团黑雾
的寒气，变幻不定，甚至还能
听到它隐约的咆哮声。那奇怪
的吱吱声依然在响，频率与节

奏都比方才要快，听起来像是
笑声，老鼠的笑声。

我连退了几步，黑雾也跟
着进了几步，跳跃欢腾。脚趾
一阵剧痛，我一低头，只见一

只白色的老鼠趴在我的鞋子
上，仰着头冲我龇牙奸笑

着，更多的老鼠从四面八方
拥过来。再也无法忍耐这种
骇异，我大叫一声，转身飞快
地逃跑。

BCDEFGH

彭德怀对中朝军队的休

整期寄予很高的期望值。
1月 11日，在 “就地休

整、暂不向南进攻”的问题上
与朝鲜方面金日成、朴宪永取
得共识后，双方商定在近期召
开中朝两军高干会议，以总结
交流作战经验，统一对形势的

认识和作战思想。
尽管彭德怀和金日成在

是乘胜追击还是休整喘息的
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联合
国军”是否有能力在短期内
发动反攻的看法上是一致的。
他们都乐观地认为：“联合国
军”在遭受严重打击之后，在
短期内不可能向中朝方面发

动大规模的进攻。
1月25日，中朝两军军以

上高干会议在君子里召开。除
两军军以上干部外，中方参加
者还有彭德怀、邓华、宋时轮，
即将率第三兵团入朝的陈赓
和即将入朝的第十九兵团部

分军、师干部共122人。按金
日成的提议，与会中朝同志混
合编成6个组。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高岗参加了会议。朝方参
加人员有金日成、金�奉、朴
宪永、金雄、朴一禹等。彭德怀

对两军高干会议寄予了很大
希望。会议上，他着重讲了 3
个战役胜利的意义、取得胜利
的原因，战术上的几个问题、
下次战役的思想准备、后勤工
作、在解放区实施的政策、中
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军

学习的问题。
对于作战经验，彭德怀在

会上安排了第九兵团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宋时轮、朝鲜人民
军第五军团军团长方虎山、第
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副师长
刘海清、第三十九军第一一六

师副师长张峰介绍了各自的
作战经验。彭德怀最后作了总

结，指出：三次战役的经验证
明，敌军装备虽然占优势，我
军依靠灵活的战役指挥和勇
敢顽强的步兵作战相结合，是
可以胜利的。在装备特殊的条
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但在
渗透敌人纵深或迂回敌后，或
疏散地追击溃敌的条件下，仍

可视情况坚持白昼作战；战斗
中，要力求大胆地迂回，包抄
分割，在勇敢渗入敌之纵深和
后方的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

小部队，袭击敌人炮兵阵地和
指挥所，搅乱敌人之部署，乘

胜全面猛攻，使敌四顾不暇。
这些招法后来都成了法宝。

对于后勤工作，则由洪学
智和高岗来讲。洪学智知道这
是一个要惹人骂的角色，硬着
头皮也得讲，讲完了还得在骂
声中工作。

当时志愿军后勤的主要问
题是物资供应不上，伤员抢救

不及时。部队普遍反映有“三
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弹
药，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主要
是没有制空权，敌机破坏使后
勤损失严重。三次战役共损失
1200辆汽车，平均每天损失
30辆，司机的阵亡率甚至高于

前线作战部队的平均阵亡数。
美国兵是13个后勤人员供应
一个兵，志愿军则是一个后勤
人员供应6～10个兵。
这反映出当时从近代型

战争向现代化战争转变过程

中，从“小米加步枪”起家的
新中国军队对现代化战争后
勤保障工作的认识不足和重
视不够。

高岗也拍胸脯打保票说
这回他要“八仙过海”，想尽
各种办法与敌人空军作斗争，

火车、汽车、大车、手推车一起
上，重点加强铁路运输以及运
输的计划性。

会上听报告，会下大家就争
论。争论第三次战役该不该停下
来。支持继续追击的多是朝鲜
人民军将领，他们复国心切，总

觉得在这大好形势下，不乘胜
追击殊为可惜；认为应该断然
止步的多是中国军队指挥员，
他们对遇到的严重困难有着更
为切身的体验。吵完了大家一
起会餐喝酒看节目说笑话。

可对手很快就为他们的

争吵作了结论。李奇微的试探
性进攻收效甚微。

IJKL?MN

建国爹这次来北京是为

专程送他的大儿子。严格说
不是为“送”，而是要亲眼看
着顾家给大儿子把方方面面
的事情落实好。他不相信老
二，老二在他媳妇他丈母娘
面前太弱。老大不爱说话，遇
事从不争，安排得不满意他

绝对是委屈着自己。老大是
他心里的一块病。

建国爹对顾家给大儿子
安排的住处首先就不满意，
住的是简易工棚，上下铺，窗
户很小，有的还没有玻璃，糊
着报纸，被风吹得直呼扇，到

处暴土扬尘。并且对做瓦工
也不是很满意，他希望大儿
子的工作不累还能多拿些
钱，他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喜
忧参半的心离开了工棚。是
夜，建国爹睡在穿两件褂子
都嫌热的小儿子家里，想着

睡在工棚的大儿子，怎么也
睡不着，想第二天就去工地，
再给大儿子送床被窝过去。
次日一大早起来，他就把这
话跟儿媳妇说了。儿媳妇这
次倒是表现不错，当即把家
里最厚的一床缎子面被子给

找了出来，还让他打车去，给
了他打车的钱，还给了他饭
钱，说是她晚上回家有事，可
能要晚一点儿回来，来不及
给他做饭，让他去楼下的小
馆吃。他心里一动，对儿媳说
时间晚了就别回来了，在娘

家睡下算了，省得来回跑。心
里想的是，儿媳不回来，大儿
子就可以来家住，能住一晚
是一晚，已经立春了，一天比
一天暖和了。

建国爹吃罢早饭，就去
了工地，没找到人。工人们已

经出工了，工棚门上了锁。打
听旁人，说是中午也不回来，
晌午饭都在工地上吃。他只

好回了家，想吃罢晚饭再来。
吃罢晚饭，他再次去了工棚，

这次找到了建成，跟建成说
让他跟他回家住。建成不肯。
说是别说这事没经过弟媳妇
同意。这孩子就是忠厚，有事
先替别人想。建国爹没法子，
只好又返回小西家，拿上那
床被窝，夹着，给儿子送去。

工地工棚里灯光昏黄，因为
太冷，工人们都早早钻进了
被窝。建成是新来的，只能睡
正冲着门的床位。建国爹失

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
难受得不行：两个儿子，一个

上了大学，一个没上，上和没
上，地下天上。手心手背都是

肉啊！
从工地回来，发现又忘

带门钥匙了。村里人，就没带
钥匙的习惯。于是，蹲在门口
等。建国说他十一点多就能
回来，这会儿已经十点多了。
他宁肯在门外等一个钟头，

也不想给儿媳妇打电话要钥
匙，不想让人嫌弃。

小西必须今天回家跟爸
爸把书的授权合同签了，有
了合同才好去谈赞助一事。
本打算合同签完了就回去，
见建国爹不让她回去，她也

就乐得就坡下驴，不回去了。
下班后，小西直接回爸

妈家。晚上，小西很早就洗洗
睡了，全然不知道建国他爹
这会儿正等在家门口的楼道
里。楼道里没有暖气，冷得
很。建国说十一点回来不知

为什么十二点了还没有到，
冻得他站不住蹲不住，来回
颠倒着两个脚蹦跳。何建国
就是这时候到的，在他爹在
他家门口来回蹦的时候到
的，顿时愤怒。走时千叮咛万
嘱咐让顾小西接待好他爹他

哥，想不到她竟能撇下他爹
一个人回了娘家！

顾家一片静寂，都睡了。
电话铃响起的那一瞬，小西
妈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问
清是谁后，小西妈脸色一下
子沉了下来，一声不响回屋。

已是夜里一点多了，他有什
么事，就不能明天再说？小西
妈本能感觉到，何建国这样
一反常态地找小西，肯定是
两人之间又出问题了。

小西迷迷糊糊来接了电
话，电话那头何建国劈头盖

脸暴风骤雨，小西没听完就
把电话给挂了，解释都不解
释。在小西挂断电话的那一
瞬间，何建国想到了离婚。

OPQR

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李敖

答应了我一个条件：结婚的当
天下午必须由干爹陪同我们回
世界大厦，和母亲重新建立良

好关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从此
不与母亲往来，如果要往来，关
系还得维持和谐才行，否则我不
又成了夹心饼，两面不是人了。

婚礼结束后余纪忠先生
请我们吃午饭，饭后回到金兰
大厦，没想到李敖竟然坐在马

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喝，嘴
里还得意扬扬地说：“你现在
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
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
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
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
想这个人真的是有精神问题，

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
出来，站在他面前刷的一声就
把这“合约”撕成了两半，然
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
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
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
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

莫名其妙的老太婆赔不是，干
爹气得脸都涨红了，我只能陪
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过了几
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
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
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
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

“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

手上还带了一盒礼物，母亲门
一开一看是李敖，二话不说劈
头就骂：“你这个没人性的东
西，还好意思上门来？……”
母亲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

也不动地站着，后来时间到
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跟他
一起回去，我履行承诺，拿着
箱子又跟他回金兰大厦了。

本来已经远赴南美智利
的萧孟能先生突然在二月多

回到了台湾。他人在国外时，
李敖、我和李放曾经到他花园

新城的家搬了许多古董和家
具回金兰大厦。我当时问李敖
为什么把东西都搬空了，他说
为的是替萧先生处理财物。萧
先生在天母有幢房子取名静
庐，李敖说为了便于处理，必
须把这幢房子暂时过户在我

名下，我没有多心，不久他就
办了过户手续。

这段期间李敖时常和李
放通电话，李敖讲电话的态度
非常神秘，声音低得连我这么

好的听力都听不见他的谈话
内容。我好奇地问他到底在搞

些什么名堂，他说他在处理萧
先生水晶大厦的买卖事宜。萧
先生回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
找李敖，李敖避不见面，但我
并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
好把我母亲请了出去，向母亲
告知他花园新城的房子已经

被退租，古董和家具全都被搬
空了，天母静庐也换到了胡因
梦的名下，委托李敖处理的水
晶大厦更是被法院拍卖了。

母亲听完了这些事的始
末，立刻打电话到金兰大厦找
我，约我回世界大厦和萧先生

及他的女友王剑芬见面。六月
十日那天，萧先生坐在世界大
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告诉我
说，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
难，可以说是完全信任彼此的
交情。李敖在处理财务方面比
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

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
要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连
问都不问一声的。剑芬在一旁
说萧先生的行为简直跟大白
痴差不多。剑芬接着说道，还
好她当时提醒萧先生把李敖
亲手写的一张长达十八英尺

的财物清单复印了一份拷贝，
如果他们要告李敖侵占，那是
唯一的一份法律凭据。

后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
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
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
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

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才是他
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然想起
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
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
十年前他从牯岭街的古董商
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
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

货。我听完萧先生的话心里已
经有了谱，对李敖最后的一
丝幻觉被打破了。


